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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對外漢語教學領域對國別化的重視是教學觀念上的重大進步，改變了以往依靠同一個教

學模式、同一套教材應用於所有教學對象的狀況。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也存有簡單化傾向：

或者按照年齡區分教學對象、或者按照“水準”區分教學對象、或者按照生源國別區分教學

對象，這一類區分都存在較大問題，即不同類型的的教學對象內部無一致性，對外部無排他

性。具體到漢字教學領域，大量研究會根據教學對象是否屬於漢字文化圈而區分為有漢字背

景的日、韓、越等學生和沒有漢字背景的歐美學生，對於同屬漢字文化圈的不同國別的漢語

學習者的個性差異沒有足夠重視，這一做法主要基於假設其內部無差別——韓文和和日文一

樣是與漢字並存的兩套文字符號系統（江新，2002、2003；潘景景，2007），但實際情況複

雜。 

韓國曾長時間借用漢字作為書寫符號系統，形成並留存了一大批漢字詞，占了韓語60%

左右，韓國自1968年起推行“韓文專用政策”，即漢字圈內的漢字詞在日常生活中轉寫韓文，

自1972年起，初中階段開始逐步恢復漢字教育，設定了韓國《1800個教育用漢字》（以下簡

稱《教育用字》），但是，由於漢字在大學入學考試中並無地位，因此，韓國學習者在本國學

習漢字的動力並不大。 

總之，對韓文文字系統的誤解導致對韓國漢語學習者漢字教學的重視程度不高，客觀上

導致其書寫能力提升較慢。本文將對韓國漢語學習者的漢字書寫情況進行系統調查，並對其

偏誤動因加以探討，最後希望提出相應的教學策略。 

 

二 韓國漢語學習者漢字書寫偏誤的類型 

 

與漢字本體研究有所不同，本文關注韓國漢語學習者漢字學習過程中的書寫偏誤類型。 

朴恩實（2011）對 HSK 動態語料庫中韓國學生作文語料中漢字錯誤進行了調查，收集了

9、10、11 級三個漢語水準的作文，藉以考察在隨識字量的增加而錯字類型是否有變化。每

級漢語水準再分為男、女兩組，共六組，9、10級每組收集了 25篇作文，而 11 級因作文數

量有限只收集了女同學的10篇和男同學的5篇作文，共收集了115篇作文，總字數約達45005

個字。平均每一篇作文的字數量約為 390 個字。 

HSK 水準 性別 作文數 總字數 

9 級 
男 25 9855 

女 25 9610 

10 級 
男 25 9720 

女 25 9820 

11 級 
男 5 1850 

女 10 4150 

合計 115 45005 

     表 1-1. 收集语料的分布 



    基本結論如下： 

筆形：HSK 作文語料的各種筆形偏誤略都出現在問卷中。問卷的統計結果顯示，撇、提、

點筆的糾正率還是很低，其中點筆偏誤很顯著，每組都 60%以下的糾正率。點筆偏誤呈現了

“點筆脫方塊，點筆失去了運筆方向，點筆的短豎、短橫筆化”等的偏誤情形。另外，提筆

偏誤還是有“提筆寫成橫筆或提筆失去了筆向”等的偏誤情形，撇筆偏誤出現了“撇筆與橫

筆的混淆”等的偏誤情形。然而鉤筆偏誤與作文語料的結果有些偏差。在問卷中，鉤筆是有

一定的糾正率。之外，形變偏誤的糾正率，明顯呈現隨漢語水準的提高而增高的趨勢。 

筆劃組合方式和筆劃數目：筆劃組合方式和筆劃數目類型的糾正率明顯比其他偏誤類

型高，略都達到 60%以上的糾正率。各組在減筆偏誤上很優勢，都達到 90%以上的糾正率。

然而對比偏誤中，HSK 成績為 5 級以下的男女生都 60%以下的糾正率，不過呈現了隨漢語水

準的提高而糾正率也逐漸提高的趨勢。 

    結構層次偏誤：在各組裏，結構偏誤的糾正率都比較低，不過漢語水準的提高而錯誤的

糾正率也逐漸增高。也可以說，隨著漢語水準的提高，韓國學生對漢字結構層次的意識也逐

漸形成。 

結構鬆散：結構鬆散的糾正率很低，在各組裏 65%以下的糾正率。漢語水準 8級以下的，

尤其是男生的糾正率很低，而且是 9~10級的學生偏誤中也常見。 

除此之外，部件和整字的統計結果與作文統計結果偏差很大。在作文語料中，9、10 級

女生的結構層次偏誤和結構鬆散偏誤分別是 3%、1%，而在問卷中它的糾正率分別是 71%、65%。

這個結果有可能是問卷設計的特殊性造成的，即在問卷中，我們篩選的漢字影響了研究的結

果。譬如，我們為了涉及增減筆偏誤選用了“ （發）”，學生糾正錯誤時點筆常常脫方塊

導致了結構鬆散偏誤。因而在問卷中的結構鬆散偏誤比作文多。結構層次偏誤也相同。 

 

三 漢字書寫偏誤的深層動因 

 

探求漢字書寫偏誤的深層動因，對於偏誤類型的原因，我們認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

果： 

 

   3.1韓語文字書寫習慣的負遷移，主要是基於韓國文字的形體特徵與漢字書寫方式的對

立，如鉤筆的省略，點筆的短橫短豎化，撇、捺、提筆的直線化等等韓國漢語學習者常見的

筆形偏誤； 

 

3.1.1歷時角度 

通過梳理韓文創造機制與韓文的形體特徵，考察韓文形體語漢字在歷時上的內在關聯。 

從構形依據來看，韓文與漢字是不同的文字，不過，從文字的形體來看，韓文與漢字還

是有一些共同之處。 

（1）韓文字素的造字方法與漢字“六書”有相似之處 

 韓文字素的造字法設定的基本字素採取象形原理，在此基礎上採用加書、並書、異體

等方法派生出同一系列的其他字素；這一造字法與漢字“六書”有相似之處，漢字的一部分

獨體字如指事字也是在象形漢字的基礎上加筆而造的，一部分合體字如會意字也是幾個象形

字並書而生成的。 

（2）一個“字”與一個音節對應 

韓文在形體上與其他拼音文字迥然有別，是因為韓文的“字”的概念與漢字一致，都有

音節與“字”的對應關係：一個音節對應一個字。 

韓文依照“合字法”原則，以音節為單位，把韓文音節的初、中、終聲結合寫成一個“字”。



因而韓文就有了音節文字的屬性；漢語的音節與漢字有傾向性的對應關係，絕大比例是一一

對應關係。 

（3）文字的二維空間組合性 

韓文是由兩到三個母音、輔音字素，在二維的空間中上下或左右組合成一個字，47個字

素可以構成11,172個韓文字，呈現六種結構類型；漢字也是有限的部件組合成所有的漢字，

這就會造成不同數量的部件在同一個大小的方塊中分配了不同的位置，或者同一部件在不同

位置發揮不同作用，最終呈現出各種各樣的結構類型。  

 

    3.1.2共時角度 

    韓文與漢字的基本筆劃與結構類型基本相同，這兩種文字在視覺感知上有一定的相互影

響，但是在區別特徵上卻存在著相當大的區別。 

漢字與韓文各自都有筆劃、部件、整字的三個層次，而各個層次上兩種文字各有不同的

區別特徵：漢字的區別特徵是從筆劃層次開始的，其次是部件層，再次是字層（彭聃齡：2

003）。而韓文的筆劃是最小的書寫單位，但並不是最小的認知單位，韩文的识别是从笔画分

析到结构分析，最终识别整字（이양等，1998）。但是，對已能熟練運用韓文體系的人而言，

識別韓文的途徑有所不同，對於熟練運用韓文的成年人來說，識別韓文過程中可以省略筆劃

的分析。也可以說，雖然韓文也是由筆劃組合而成的，但是韓文的筆劃並不是識別韓文的最

低層次，細微的韓文筆畫的差異對韓文的識別並沒有影響。 

 

3.3 偏误具体案例分析 

 

3.3.1 鉤筆的省略 

鉤筆省略偏誤是韓國學生漢字書寫偏誤中偏誤率最高的偏誤，鉤筆在韓文筆畫中不存

在，韓國學習者認為鉤筆是最瑣碎的漢字筆形，只是增加書寫負擔，因而常常把它省略。所

以需要快速書寫的 HSK 作文語料中鉤筆的省略比較突出。調查結果表示，韓國學生因韓文書

寫習慣的遷移，而對漢字的鉤筆的區別特徵瞭解得不完整，即便判斷鉤筆偏誤，但書寫時還

是隨意添加或省略。 

 

3.3.2 點筆偏誤凸顯：點筆與短橫、短豎混淆 

漢字的點筆在韓文筆畫中也不存在。不過，我們認為，韓文的兩種筆形與漢字的點筆很

相似，一是輔音字素“ ”、“ ”的上頭“ ”，一是在韓文的變化中消失的母音字素——

圓點“· ”： 輔音字素“ ”、“ ”的上頭“ ”在韓文形體的演變過程中，經歷了從短

豎、點筆到短橫的變化過程。圓點“· ”也是在韓文實用化階段中變成豎筆或短橫。而現

代的韓文字形允許這些歷來的韓文形體的寫法。因而韓國學生受到韓文書寫的影響，書寫漢

字時也不區分點筆、短橫、短豎，就將這三種筆形混淆使用。 

我們分析了韓國學生的漢字點筆偏誤，發現了有趣的偏誤情形。韓國學生的點筆偏誤有

規律，點筆在整字中處於的位置決定偏誤情形：點筆位於整字的上部時學生將點筆寫成短豎，

如“ （病）、 （底）、 （注）”。這種偏誤就像韓文輔音字素“ ”、“ ”的上頭“ ”

似的，“ ”也是位於韓文字素的上部；點筆位於整字的左邊時寫成短橫，“ （外）、

（不）、 （下）”。这也和韩文圆点“·”的写法一致，韩文的字素圆点与中性元音“ㅣ”结合

时写成短横，“ㅏ、ㅑ、ㅓ、ㅕ”。我們不難看出韓文書寫與韓國學生的點筆偏誤的關係。 

另外，韓國學生因不區分漢字筆形的短豎與點筆，而導致形似部件——尚字頭與興字

頭的混用。韓國學生經常把尚字頭寫成興字頭或把興字頭寫成尚字頭，如“ （學）、



（常）”。在問卷中，“常”的正確率很低，僅有36%。這個結果也證明了學生對短豎與點

筆瞭解情況。 

 

3.3.3 撇、捺、提筆的直線化 

韓文的四種筆形中斜線可以與漢字的撇、捺、提筆對應起來。但是斜線與漢字的這三種

筆形還是很大的區別。韓文的斜線是很直，而漢字的撇、捺、提筆是曲線。因而韓國學生寫

漢字的這三種筆形時，寫得很直，曲線的幅度恨小。在這三種筆形中，呈現了捺筆寫得不到

位，撇筆寫成豎筆，提筆寫成橫筆等的偏誤傾向。而且撇筆和提筆的偏誤還有以下的深層原

因： 

 

3.3.4撇筆寫成豎筆：在韓文系統中，韓文的撇筆可以與豎筆混淆使用，並且在韓文筆

畫中豎筆較多而撇筆鮮見，因而韓文書寫者常常把韓國的撇筆寫成豎筆。這些韓文書寫習慣

遷移到漢字書寫中，將漢字的撇筆寫成豎筆，如“ （師）、 （並）、 （笑）”。 

 

3.3.5提筆寫成橫筆：在通史的韓文筆形中，相當於漢字的提筆的筆形是從橫筆變化而

來的，並且僅出現在“ ”字素中。提筆在韓文筆畫中占的比例極少，而且是幅度很小。

對韓國書寫者來說，運筆方向為從左下到右上的提筆還是陌生的筆形，而且在韓文系統中提

筆可以與橫筆混淆使用，因而韓文書寫者把提筆寫成運筆方向熟悉的橫筆。因此韓國學習者

寫漢字時，將提筆寫成橫筆。在包含提筆的“兩點水、三點水、壯字旁、提手”等部件的漢

字中，把提筆寫成橫筆，如“ （習）、 （狀）、 （打）”。 

 

3.3.6 筆向偏誤 

撇筆的筆向是從左上到右下的運筆方向，該筆向在韓文文字體系中很少見，因而學生

把它改寫成熟練的其他筆向的筆劃，要麼寫成橫筆，要麼寫成從左上到右下的筆形，如“

（種）、 （和）、 （我）”。包含倒八字部件的漢字經常把點撇筆到寫成八字，如“

（說） （送）”。 

 

3.3.7 點、撇、提筆沒有筆向 

韓國學習者寫的點、撇、提筆常常失去了運筆方向，而畫成雜亂無章的線條或者寫成另

一個筆劃。這些筆形偏誤反復出現在包含這三個筆形的部件字中。譬如，包含點、撇、提筆

的“氺”部件，點、提筆的“病字頭”，“橫四點”經常沒有筆向，而將三個筆形混淆寫，如

“ （求）”，“ （病）”，“ （盡）”。 

 

3.3.8 增減筆的偏誤很少 

增減筆是韓文的一項重要區別特徵，因而韓國學生對漢字的增減筆特徵還是很敏感，在

問卷中增減筆的糾正率較高。在增減筆上韓文書寫習慣的正遷移現象很顯著。 

3.4 漢語水準因素 



部件結構偏誤並不是因漢字部件的結構層次而不同，而是因漢語水準而不同，學生的部

件結構意識是隨漢語水準的提高而提高，漢語水準與部件結構偏誤呈現正比。 

間架結構是漢字的特徵，韓文的傳統書寫採用了這一特徵，韓文的整字類似於漢字的間

架結構，但間架結構不是必然的，可以脫離方塊的均衡而形變，導致點筆的脫方塊、部件之

間的距離過大、筆劃沒有形變等的結構鬆散偏誤。 

其中部件之間的距離過大或形變引起的偏誤隨漢語水準的提高而逐漸減少，但點筆的脫

方塊的偏誤並沒有隨漢字水準而消逝，高級水準的學生的漢字書寫中並不鮮見。 

 

四 漢字書寫偏誤的解決策略 

 

針對韓語背景的漢語學習對象，應對偏誤的針對性策略如下： 

對教師來說，明確“國別化”具體內涵，細緻區分學習對象，分析其學習特徵，確定漢

字教學側重點及教學方案，同時強化漢字書寫練習的任務設計。 

對韓國學習者來說，全面把握漢字形體特徵，以點、撇、體、捺筆為重點，加強筆劃教

學。 

限於篇幅，具體的教學策略我們將另文論述。 

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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